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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慧
美      

年
獸
滴
答
趕
了
三
百
六
十
五
天
的
路
，
只
想
快
點
到
達
山
腳
下
的
集
義
村
。
在

牠
的
印
象
中
，
這
個
村
莊
的
風
景
非
常
優
美
，
有
青
青
的
山
、
綠
綠
的
樹
，
還
有
很

多
熱
情
的
小
朋
友
；
往
年
，
年
獸
滴
答
只
要
到
了
這
裡
，
小
朋
友
們
都
會
放
鞭
炮
來

歡
迎
牠
，
還
準
備
很
多
的
糖
果
給
牠
吃
，
所
以
滴
答
最
喜
歡
到
集
義
村
來
和
小
朋
友

玩
了
。 但

是
，
今
年
情
況
似
乎
有
點
不
同
，
年
獸
滴
答
一
路
上
都
覺
得
不
對
勁
；
以
前
，

大
老
遠
就
聞
到
集
義
村
傳
來
的
陣
陣
花
香
，
路
上
還
可
以
聽
到
許
多
小
鳥
在
唱
歌
，

現
在
出
現
在
眼
前
的
卻
是
灰
濛
濛
的
一
片
，
樹
木
枯
黃
，
到
處
是
垃
圾
，
空
氣
聞
起

來
叫
人
想
吐
，
就
連
村
前
那
小
河
也
顯
得
奄
奄
一
息
，
河
裡
的
小
魚
有
好
多
都
露
出

了
白
肚
子
｜
死
啦
！ 

這
個
村
變
得
一
點
也
不
像
從
前
那
樣
了
，
害
得
年
獸
滴
答
以
為
是
自
己
走
錯
了

路
，
牠
想
：
﹁
這
裡
絕
對
不
可
能
是
集
義
村
，
八
成
是
我
剛
才
轉
錯
了
彎
！
糟
糕
，

就
快
過
年
了
，
再
找
不
到
路
，
我
就
要
遲
到
了
，
小
朋
友
沒
有
我
怎
麼
過
年
呢
？
我

還
是
快
趕
路
吧
！
﹂
心
裡
一
急
，
滴
答
也
顧
不
得
再
辨
認
一
下
那
個
灰
濛
濛
的
村
莊

到
底
是
不
是
集
義
村
，
就
頭
也
不
回
地
朝
反
方
向
的
深
山
裡
走
去
了
。 

滴
答
這
下
可
迷
路
了
，
牠
在
山
裡
的
黑
森
林
繞
來
繞
去
，
始
終
繞
不
出
去
，
後

來
牠
又
餓
又
累
，
竟
然
被
住
在
山
裡
的
一
個
老
巫
婆
給
綁
架
了
。
這
個
老
巫
婆
在
這

附
近
，
可
是
出
了
名
的
壞
蛋
，
她
有
一
雙
血
紅
的
眼
睛
，
任
何
人
看
著
這
雙
眼
睛
，

不
到
一
分
鐘
，
就
會
變
成
瞎
子
；
她
手
下
還
有
兇
惡
的
黑
蝙
蝠
和
黑
山
虎
幫
她
做
事
，

所
以
附
近
的
人
都
很
怕
她
。 

這
個
老
巫
婆
有
一
本
魔
法
書
，
書
上
說
，
如
果
在
月
圓
之
夜
吃
掉
一
隻
年
獸
，

就
可
以
長
生
不
老
；
老
巫
婆
這
下
可
高
興
了
，
她
打
算
一
等
到
月
圓
，
用
年
獸
滴
答

祭
拜
過
惡
魔
之
神
後
，
就
把
牠
吃
掉
。 

可
憐
的
年
獸
滴
答
，
眼
看
著
小
命
就
要
保
不
住
了
。
而
在
集
義
村
那
邊
，
小
朋

友
們
每
天
都
在
盼
著
年
獸
也
快
來
，
可
以
快
點
過
新
年
，
可
是
左
等
右
等
、
早
等
晚

等
，
就
是
等
不
到
年
獸
的
影
子
，
大
家
都
覺
得
今
年
的
﹁
年
﹂
好
奇
怪
哦
！
怎
麼
會

遲
到
呢
？
直
到
有
一
天
，
集
義
村
老
村
長
的
孫
子
阿
德
，
剛
好
出
來
辦
事
，
無
意
間

發
現
地
上
有
一
排
滴
答
的
足
跡
朝
著
深
山
走
去
了
，
他
想
：
﹁
山
裡
住
著
邪
惡
的
老

巫
婆
，
年
獸
可
不
要
給
她
抓
去
了
才
好
。
﹂
這
件
事
可
真
不
得
了
，
他
趕
緊
回
家
把

事
情
告
訴
爺
爺
去
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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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稀
記
得
有
人
說
過
，
人
類
最
早
都
是
住
在
水
邊
的
，
那
麼
，
喜
歡
船
，
大
概
也
是
遠

古
相
傳
的
根
性
之
一
了
。 

 
 

船
越
小
越
迷
人
。
記
得
最
清
楚
的
船
，
竟
是
遙
遠
的
童
年
中
的
一
葉
扁
舟
。
多
半
的
時

間
，
都
泊
在
門
前
的
一
顆
柳
蔭
下
，
那
條
小
河
，
不
知
道
是
哪
一
條
河
支
流
的
支
流
的
支
流
，

寬
僅
丈
餘
。
河
的
對
岸
是
不
見
邊
際
的
水
田
。
河
水
太
靜
了
，
浮
萍
生
得
一
層
又
一
層
，
用

柳
條
子
都
撥
不
開
來
，
跨
下
三
兩
級
青
石
板
砌
成
的
渡
頭
，
就
可
以
邁
上
這
一
條
攏
在
凝
碧

中
的
小
舟
。
夏
天
，
太
陽
再
大
，
也
曬
不
到
它
，
只
餘
得
金
光
點
點
。
船
拴
在
樹
幹
上
，
划

出
去
的
本
領
當
時
却
沒
有
，
只
能
抓
牢
一
把
垂
柳
，
輕
輕
的
來
回
盪
幾
盪
，
看
那
些
挨
著
船

緣
的
萍
草
，
散
了
又
聚
，
聚
了
又
散
。
有
時
什
麼
也
不
做
，
悄
悄
的
躺
在
船
裏
，
聆
聽
隱
身

在
柳
枝
裏
的
蟬
鳴
，
結
果
就
那
麼
沉
沉
的
睡
著
了
。
在
小
船
上
很
容
易
睡
著
，
即
便
是
這
麼

一
道
極
小
的
支
流
，
也
接
連
著
大
海
潮
汐
的
脈
搏
，
總
有
點
輕
微
的
起
伏
，
彷
彿
母
親
的
胸

脯
。 

 
 

小
河
很
曲
折
，
通
到
什
麼
地
方
，
從
來
沒
有
乘
這
條
小
船
出
去
過
，
不
得
而
知
。
每
次

看
到
別
人
興
高
采
烈
的
划
著
槳
搖
出
去
，
周
折
廻
轉
中
漸
漸
的
小
了
，
笑
聲
也
漸
漸
的
遠
了
，

總
禁
不
住
對
連
接
著
小
河
的
遙
遠
世
界
充
滿
嚮
往
之
情
。 

 
 

差
不
多
的
小
船
，
曾
經
跟
隨
在
長
輩
身
邊
坐
過
，
好
像
很
窄
，
窄
得
兩
隻
手
可
以
分
別

搭
在
船
緣
兩
側
。
船
身
雖
小
，
喫
水
却
很
深
，
趴
在
船
邊
，
鼻
尖
幾
乎
都
可
以
觸
到
水
面
。

船
上
有
槳
，
也
有
竹
篙
，
因
為
河
道
在
水
田
間
轉
折
，
所
以
用
篙
撐
一
撐
田
壠
也
就
行
了
，

用
槳
的
機
會
很
少
，
水
真
是
清
得
可
以
，
船
首
掠
過
，
經
常
驚
動
了
原
來
潛
藏
在
岸
邊
水
草

叢
裏
的
游
魚
，
大
大
小
小
黑
灰
色
偶
爾
閃
動
著
鱗
光
的
影
子
，
箭
一
般
的
四
下
裏
迸
射
開
去
。

一
個
孩
子
就
可
以
那
麼
一
直
趴
在
船
頭
，
看
水
草
依
依
的
舒
緩
著
手
臂
衣
帶
，
看
游
魚
你
爭

我
奪
，
一
直
趴
到
自
己
的
口
水
都
滴
到
河
裏
。 

 
 

兩
岸
的
稻
田
別
有
景
致
，
因
為
河
道
低
，
田
坪
高
，
於
是
重
重
青
碧
碧
的
禾
苗
便
直
接

以
青
空
白
雲
為
襯
底
了
，
說
也
奇
怪
，
就
是
那
麼
一
程
又
一
程
的
碧
綠
，
怎
麼
也
看
不
膩
。

偶
爾
有
一
兩
隻
白
鷺
滑
翔
而
降
，
怎
麼
停
下
却
看
不
到
了
。
若
是
到
了
快
收
成
的
時
候
，
燕

子
特
別
多
，
燕
子
能
飛
又
能
叫
，
也
許
是
因
為
在
空
中
的
關
係
，
叫
聲
聽
起
來
非
常
遙
遠
，

一
層
一
層
浪
濤
般
的
傳
入
耳
鼓
，
那
一
片
天
空
，
全
都
是
屬
於
燕
子
的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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蒲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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穎      
 
 

 

 
 

蒲
公
英
是
最
普
通
的
植
物
，
像
微
不
足
道
的
小
人
物
，
從
來
不
被
重
視
，
永
遠
沒
有
機

會
栽
在
盆
中
，
或
種
植
在
花
園
裡
；
它
們
與
野
草
一
同
生
長
，
卻
具
有
十
分
頑
強
的
生
命
力
。

我
眼
見
它
們
頭
一
天
被
割
草
機
刈
倒
，
但
第
二
天
早
晨
，
便
能
迎
著
晨
曦
再
吐
出
燦
然
的
黃

花
，
不
能
不
令
人
肅
然
起
敬
。 

 
 

蒲
公
英
的
花
很
平
實
，
在
大
鋸
齒
型
的
葉
子
上
，
開
出
造
型
最
簡
單
的
黃
花
。
蒲
公
英

的
黃
，
不
似
玫
瑰
那
麼
嬌
柔
，
禁
不
起
一
場
春
雨
，
就
會
褪
了
色
；
它
從
開
到
謝
，
都
堅
持

那
種
黃
的
本
色
，
一
種
固
執
的
元
黃
。
特
別
是
當
它
一
大
塊
一
大
塊
佔
領
早
春
的
草
色
時
，

那
片
天
地
的
玄
黃
，
使
你
不
能
不
從
心
底
昇
起
由
衷
的
讚
美
。 

 
 

許
多
花
卉
適
於
獨
賞
，
如
蘭
花
，
因
為
每
一
株
都
有
它
的
特
色
。
一
盆
名
貴
的
蘭
花
價

值
連
城
，
一
葉
一
瓣
都
需
要
耐
心
細
賞
。
也
有
的
花
卉
適
於
羣
觀
，
如
鬱
金
香
，
看
起
來
一

大
片
紅
一
大
片
黃
才
過
癮
，
獨
賞
反
不
足
觀
。
蒲
公
英
則
兩
者
兼
備
。
每
一
株
蒲
公
英
都
有

它
獨
立
的
品
格
，
造
型
質
樸
卻
非
常
耐
看
；
一
種
單
純
自
然
的
美
，
沒
有
絲
毫
矯
揉
造
作
的

姿
態
，
並
不
輸
任
何
國
色
天
香
，
泰
然
地
生
存
於
天
地
之
間
。
它
不
怕
摧
折
，
不
畏
橫
逆
，

如
不
死
的
老
兵
，
具
有
不
懈
的
戰
鬥
力
。
它
不
需
要
灌
溉
，
也
不
用
特
別
照
顧
；
它
生
長
不

揀
地
方
，
窮
鄉
僻
壤
，
山
涯
海
角
，
陋
巷
敗
籬
，
都
能
怡
然
自
得
，
恬
然
自
適
地
展
開
它
的

笑
靨
。
它
沒
有
濃
郁
的
芬
芳
，
卻
散
發
出
微
微
的
草
香
，
味
淡
而
永
。
蒲
公
英
更
適
於
羣
體

觀
賞
，
在
早
春
三
月
，
它
首
先
將
一
大
片
金
黃
毫
不
吝
惜
地
擲
給
你
，
成
為
新
春
開
卷
的
第

一
筆
顏
色
。 

 
 

蒲
公
英
的
醇
樸
真
摯
，
不
做
作
，
不
矯
飾
，
它
的
知
足
常
樂
、
隨
遇
而
安
的
個
性
，
都

充
分
表
現
了
大
自
然
的
美
德
。
它
的
蓬
勃
的
生
機
，
永
不
妥
協
、
永
不
認
輸
的
堅
強
意
志
，

以
及
所
表
現
處
變
不
驚
、
莊
敬
自
強
的
定
力
，
尤
其
難
能
可
貴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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